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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藝 天 地

上小學時就知道楊家
將的故事，楊業碰碑、
六郎掛帥，耳熟能詳。
對那場戰爭，無論小說
還是評書，往往以宋為本
國，稱遼為「北國」或
「番邦」。當時沒有明晰
的地理概念，以為宋遼前
線或邊境，至少在長城一
線。一個偶然機會，得知
宋遼之間的澶淵之盟，竟
然發生在河南濮陽縣，不
免有些訝異。
濮陽市南行不遠就是濮

陽縣。濮陽縣古稱澶淵、
澶州，澶淵之盟與這座古
老縣城有着不解之緣。按
照百度導航的指引，左側
路口有一座牌坊，四柱三
樓，古色古香，匾額上的
「澶淵」十分醒目。牌坊
下這條路叫御井街，街的
盡頭就是迴鑾碑了。到了
跟前，不禁大失所望。眼
前一座四柱單簷、暗紅色
大門，不光漆皮斑駁、建
築陳舊，而且鐵鎖鋃鐺、
大門緊閉。門前空地上堆
滿大堆白灰，堵住了大
門。風起處，灰塵撲面，
眼睛難睜。當年兩國皇帝

交兵、議和之地，竟然如此蕭條與冷落，真的出乎
意料。
幾經周折，進了大門，院落的東北角有一組古代

建築，在一磚石台基上，有一重簷六角的石亭，重
簷之間一塊縱向匾額，上書「迴鑾碑」。亭前一口
古井，曰「御井甘泉」。據說是當年宋真宗駐蹕時
所開鑿。石亭右前左後各有一株不大的柏樹。亭內
有三塊石碑，中間的半截殘碑才是「迴鑾碑」的本
尊，這半截殘碑其實是「十年浩劫」的倖存物。上
面的碑文，字大如掌，行草寫成，字體蒼勁，運筆
流暢，內容正是宋真宗趙恆的「契丹出境」詩。殘
碑罩着玻璃，拍照效果不佳，返回後查資料才看到
原文：「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愛日，
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群胡竄北荒。堅冰銷巨
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
垂助順，回旆躍龍驤。」（《嘉靖開州志》卷九
「藝文志」）
迴鑾碑是見證澶淵之盟的唯一實物。澶淵之盟是
宋遼關係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軍事與外交事件。這
在《宋史·寇準傳》記載非常詳細。北宋景德元
年，遼聖宗耶律隆緒與其母蕭太后率大軍南侵，避

實擊虛，勢如破竹，圍瀛州（今河北河
間縣），犯貝（河北清河縣）、魏（今
河北魏縣），深入北宋腹地，兵鋒直抵
黃河，嚴重威脅宋都汴京。緊急軍情一
日五報，朝廷內外，君臣震駭。宋真宗
趙恆，畏敵怯戰，方寸大亂；朝中佞
臣，策動遷都，南逃楚蜀。而宰相寇
準，成竹在胸，鎮定自若，並力諫真宗
御駕親征。趙恆在寇準等人的極力簇擁
之下，戰戰兢兢到達澶州南城（當時澶
州分南北二城，隔黃河相望），卻不想
渡河。寇準進曰：「陛下不過河，則人
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
也。」在寇準、高瓊等人力促之下，趙
恆車駕渡過黃河，登臨澶州北城。宋軍
將士望見皇上的御蓋，踴躍歡呼，軍威
大振。趙恆悉委指揮大權於寇準，寇準不負眾望，
運籌帷幄，號令嚴明，將士振奮，同仇敵愾。遼軍
雖以優勢兵力圍攻澶州，宋軍頑強抵抗十餘日，遼
軍始終難以得手。遼軍遣數千騎兵臨城下，寇準揮
軍反擊，斬獲大半，遼軍主將撻覽（一稱撻凜）亦
被宋軍伏駑射死，加之遼軍孤軍深入，腹背受敵，
糧草不繼，只得遣使求和。本來宋軍在此次戰役居
於有利地位，由於真宗畏戰求和，宋遼雙方達成協
議，以宋輸遼歲銀十萬両、絹二十萬匹為條件，兩
國罷兵，各守舊疆（今河北保定白溝河一帶），互
不侵犯，史稱「澶淵之盟」。和議事成，兩軍班
師，真宗喜不自勝，賦詩一首，以志其事，就是這
首「契丹出境」詩。
追溯一下澶州戰役當事人的命運，並非沒有歷史

意義。澶州戰役的主角有三人，首先是時任集賢殿
大學士的寇準，他是主戰派的代表。大敵當前，力
主抗戰，促成皇上御駕親征。在戰場上，他運籌帷
幄，指揮若定，取得了澶州戰役的重大勝利，迫使
契丹議和。南宋學者洪邁指出：「真宗親征契丹，
幸澶淵，以成卻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
計者，寇萊公也。」（《容齋三筆》卷第四）當為
公允之見。二是北宋真宗趙恆，畏敵怯戰，屈辱求
和。儘管敵我之勢於己有利，仍然與敵方簽訂不平
等條約。事後竟然賦詩稱，「我為憂民切，戎車暫
省方。」實為文過飾非。三是北宋大臣王欽若，遼
軍南下之際，不思抵抗，反而倡言南逃金陵。戰
後，因嫉妒寇準功冠群臣，又在皇上面前對寇準惡
語中傷，指責澶淵「條約」是「城下之盟」，誣蔑
寇準將皇上當成賭注。皇上聽信讒言，終於將寇準
罷相外放，最終病死在僻遠的雷州半島。寇準被逐
之後，陰險奸巧的王欽若逢迎帝意，偽造「天書」
（《天書再降祥瑞圖》），不惜勞民傷財，唆使趙
恆泰山封禪，大肆製造盛世假象，竟然得寵於北宋
兩朝。揆諸歷史，歷朝歷代，寇準之類的忠直之
臣，往往鳳毛麟角，且不得善終。王欽若之流讒佞
之輩，無代無之，且往往盡享榮寵，可悲也夫！

對於澶淵之盟，歷史上始終存在爭議。有人認
為，宋真宗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屈辱求和，喪權
辱國，使北宋國威掃地，如同近代史上的中法戰
爭，北宋「不敗而敗」，契丹「不勝而勝」，澶淵
之盟無疑於「城下之盟」。明人李東陽有《城下
盟》一首，不同意這一說法：「城下一盟成禍胎，
孤注之說何危哉！城下盟，君不辱，猶勝金陵與西
蜀。當時若恥城下盟，縱寇不追真大錯。」（《列
朝詩集·明代49》）有人認為，輸遼歲幣不及作戰
費用百分之一二，澶淵之盟後，宋遼邊境維持了
120年的和平局面（直至遼為金所滅），加之邊境
貿易的開展，客觀上促進了兩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和
發展。清人袁枚不同意這一觀點，他在《澶淵》詩
中說：「金幣無多民已困，燕雲不取禍終生。行人
立馬秋風裡，懊惱孱王早罷兵。」（《晚晴簃詩
匯》卷76）澶淵之盟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1010年矣，其影響到底若何，人們至今仍存爭議。
迴鑾碑亭前左側有一塊黑色大理石，上面的題刻

介紹了「契丹出境碑」的來歷：「此碑立於北宋真
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是宋、遼澶州之戰及
澶淵之盟紀念碑。因上鐫宋真宗御撰、宰相寇準書
丹的《契丹出境》詩（又稱《迴鑾詩》），故稱
『契丹出境碑』或『迴鑾碑』。」這種說法，似乎
缺乏嚴謹的考證。「靖康之變」（公元1127年）
後，趙宋政權南渡，南宋人王應麟撰《玉海》，書
中有載：宋仁宗（趙禎）「至和二年三月丙戌。詔
澶淵御制親書迴鑾詩存於州廨。其令刻石藏之。」
「嘉祐二年二月戊申，命宰臣彥博篆書澶州信武殿
真宗御詩碑額。」（卷三十）這段文字說明以下三
點：一、迴鑾碑並非澶淵之盟當年（即公元1004
年）所立，立碑之時當為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
二、碑文並非寇準書丹，考「御制親書迴鑾詩」一
語，碑文或為宋真宗手跡；三、迴鑾碑原有碑額，
係宋仁宗於公元1057年命文彥博篆書，可惜碑額不
存。王應麟係本朝人，且時隔較近，其著述應更具
史料價值。

也斯：這一回，還是要說「幽明」，以及如何穿越「幽
明」之境，達致溝通。不見一年有餘的老朋友，我近日多所
思考的，其實是一個老掉大牙的問題：如何才可以「越
界」？如何才可以穿越既定的界限，擺脫人世的無常以及一
己的無知，達致由此及彼的相互溝通？如何才可以在文體、
文類、體裁固有的覊絆限制，在散文的世界裡不排除詩的自
由？在詩的自由世界兼容小說、散文與評論的理性（及非
理性）？
你我都處身「可見」與「不見」的「半途」，不見一年有
餘的老朋友，我想這也是你感興趣的課題吧？「越界」而達
致溝通，先秦諸子多所表述，諸如「陰陽相得」（《樂
記》）、「陰陽合德」（《易傳》）、「通乎陰陽」（《榖
梁傳》）、「陰陽合而萬物得」（《禮記》），等等，那就
是「隱」與「顯」之間的溝通，亦即形而上的智慧，共通處
也許在於發源於生活，又以生活為依歸——那就是說，「相
得」、「合德」、「通乎」等等，莫不指向可感可觸、可見
可聞的「真實存在」（reality of existence）。
旅居法國的一行禪師稱此一「真實存在」為interbeing，所

指的本是「互即互入、互含互攝」的存在。不見一年有餘的
老朋友，你是法國通，請原諒我在這裡借用此詞，但要避免
此詞所賦予的意蘊（諸如從滴水見大海之類），為什麼要避
開現成的意涵呢？也許就是「越界」而觸類旁通的意思
吧——唯有「越界」之思，方可達致不同事物之間的相通，
方可走近你一直努力闡釋的「與」字所追尋的境界。
對於不同存在的事物而言，存在雖是同為存在，但又展開
為不同事物各自的存在方式——當你我在論說不同事物的存
在時，你我論說到底是什麼？那可能就是「隱」與「顯」之
間的溝通，亦即當下「可見」與「不見」的事物之間的溝
通。當你我論說不同事物之間相通的、或隱或顯的存在本性
時，你我只是在談論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存在的意義
得以開顯。
真實存在也許只是某種交互關係中的存在。本源意義上的
存在一旦賦與你我自身的存在，你我必須以自己的存在方式
加以補充本源意義上的存在，孔子在《論語》所說的「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老子則稱之為
「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即黑暗，即不透明，
此所以在《易傳》中，「陰陽」又通「神」、「妙」：「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者也」。
這世界有一半是透明（陽、可測），另一半是不透明
（陰、不可測），兩者的交互滲透，形成了眼前所見的世
界，不可測度，因為那是未知——此所以揚雄在《太玄》有
云：「玄者，幽摛萬類而不見形者也」，「玄」就是
「隱」，即「不見」，「陰陽」（幽明）也者，就是「一晝
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

雨夜中的家是一塊小圓餅乾，香甜而實在。
我在餅乾裡點燈、鋪床，把雷聲翻到某一頁書上。閃電給我的窗
鑲了一道漂亮的銀邊，又撒腿跑了。剛入瓶的百合花苞受了驚，提
前把花拆開，給了我意外的香。
我知道有的人是住在鑽石般的家裡，人們隔老遠就能看見它的光
芒。那裡面的衣香鬢影，不夜的燈，沉着的銀器，可以迷路的花園
小徑，還有女主人可以讓夜潤滑成一粒珠子的白緞睡衣，都是我們
喜愛的。還好我同樣知道，還有一些人在羨慕我的餅乾小居；羨慕
我擁有的溫暖、寧靜和不怕雨的屋頂；羨慕我鬆軟的大枕頭，飄在
自然的天籟之音裡；羨慕我新鋪的床單上陽光和皂角的氣息；羨慕
我碗櫃裡粗瓷碗碟乾爽的休憩。也許有如我一樣年紀、心性的女
人，在夜裡無措地奔走，怕她的孩子受凍而將孩子徒勞地一再抱
緊……想到這些，我自足的心裡充滿了歉意。雖然這並不是我的過
失，雖然每當有老人、小孩求乞，我總是盡力掏出我口袋裡的每一

枚硬幣。我
不是教徒，
但我信奉善
良，相信這
在任何一種
宗教中都是
弘揚的。若
無力給予，
起碼可以付
出關注和參
與 呼 籲 援
助。
我把燈開着，希望雨中行人在無邊的涼意和黑色中看見，能心裡

一亮，更堅定向前的腳步和信念。

書 若 蝣 蜉 ■葉輝

幽明再記：通乎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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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驛 站

一個雨夜
■ 陸 蘇

從前把研究和品嚐美食叫做「探鼎」。「鼎」是古代烹調食物的器具，因
而「調和鼎鼐」就說的是善於烹調美味餚羹，引申為善於治理國家。於是善
於治理國家的宰相就被讚美為「調和鼎鼐」的高手，「調和鼎鼐」庶幾就是
宰相的專用詞啦。本文所說的「探鼎」是本意，「吳門探鼎」意為蘇州（蘇
州別稱「吳門」）研究和品嚐美食。
三十年前蘇州作家陸文夫的小說《美食家》名動一時。小說的主人公就是
蘇州的一位「探鼎客」。以蘇州「探鼎客」的沉浮寫時世之變遷，「陸蘇
州」（陸文夫之雅號）別出機杼，大有深意。是的，蘇州作為明清時江南乃
至全國的一大經濟文化中心，「探鼎」是很能「探」出些名堂的。我有位朋
友——經營典型蘇幫菜館「吳門人家」的掌門沙女士就在研究恢復明清蘇州
織造府菜餚，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了。
明清兩代，蘇州的風雅和繁華可謂登峰造極。作為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

蘇州幾乎是時尚與品位的代名詞，甚至宮廷中的時尚也由蘇州引領。種種新
鮮玩意從蘇州興起，傳入宮廷，「蘇造」、「蘇作」、「蘇式」、「蘇宴」
等層出不窮，這時期勃興的蘇州園林、昆曲和刺繡皆獨領風騷，餘韻一直延
續至今。
既然蘇州這般風雅繁華，蘇州的美食也必定異常出彩。蘇州建城於春秋，
二千五百多年來戰亂不多，相對太平的環境再加上風調雨順、山柔水軟和物
產豐饒，夯實了蘇州美食的根基。明清時蘇州官署和各地會館林立，衙門和
會館需要名廚調鼎；自宋代起陸續興建的幾百座園林也需要美味點綴；富足
的平民百姓一日三餐豈能馬虎苟且？於是從民間到官方形成了「探鼎客」雲
集、競技爭勝的局面，於是由淮揚菜演化而來的蘇幫菜焉能不「青出於藍而
勝於藍」？如同蘇派建築源於徽派建築而精於徽派建築一個道理。
蘇幫菜在歷史上有個突兀的高峰，那就是蘇州織造府菜。
明清兩代江南有江寧（南京）、蘇州和杭州三大織造。所謂織造是宮廷的
派出機構，負責採辦和生產宮廷所需日常生活用品及織造綢緞衣料等。一般
生產部門稱「織造局」，管理部門為「織造署」，生活區域為「織造府」。
蘇州織造有南局和北局兩個生產部門，北局現在只有地名，現為老城的中
心，南局位於蘇州古城東南。南局與署、府三位一體。到了清代，蘇州織造
一方面生產御用和皇家各類織物的場所，另一方面，它還是清朝皇帝的一個
專駐江南的特殊「情報」機構，堪稱是清朝皇帝統治江南的重要「耳目」。
因雙重原因，所派之員大都為皇親國戚，親信包衣。如眾所周知的《紅樓
夢》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執掌過蘇州織造，其內兄李煦又繼任他
的職務。清康、乾兩帝十二次下江南，多次以織造府為行宮，今有接駕橋和
護龍街存焉。當時，蘇州織造承擔了接駕的巨大任務。
乾隆好美景、嗜美食，對人間天堂蘇州自然流連忘返。蘇州地方官為接待
乾隆可謂絞盡腦汁、極盡奢華。當時有個名叫張東官的織造府廚師就深得乾
隆的賞識，一任乾隆南巡有幾十號御廚隨行，但他還是獨獨鍾愛張東官烹調
的蘇式菜餚。有意思的是起始蘇州織造府只是一品二品菜進貢乾隆，乾隆吃
出了味道，不滿足，遂下旨整桌地進貢，而此時主廚的就是張東官。龍顏大
悅之下，張東官被帶進了京城皇宮。張東官在宮裡為乾隆供膳，有一天有病
起不來，由別人替張東官做了菜，但被乾隆爺吃出來了，這不是張東官做的
菜。所以蘇州廚師張東官在宮中是十分得寵的，在膳單上只有張東官才具
名，而且連連受賞。乾隆南巡二個月零一天一共有四十多位廚師隨侍供膳，
乾隆能記住廚師的姓名，已經了不起了，而張東官一人受賞五次，還有另外
兩名也是蘇州織造府廚師每人一次。
可惜歷史的塵埃掩沒了當年織造府菜餚的輝煌，也慶幸於我的朋友沙女士

近幾年一直致力於發掘這一歷史文化的瑰寶，當上了新時代的「探鼎
客」，——幾度赴京進故宮搜尋到了清宮檔案中乾隆南巡時蘇州織造府的菜
譜，適時召集名流專家進行了深入研討，更及時在自家的「吳門人家」飯店
進行了實踐，使一款款蘇幫菜的精粹重見天日。有朝一日織造府菜推廣開
來，豈非江南餐飲界的一大盛事？

亦 有 可 聞 ■吳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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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鑾碑 網上圖片

吳門吳門「「探鼎探鼎」」

山 歌
原始森林裡發出第一聲吶喊
一群赤身裸體的漢子便開始征服自然
那是怎樣淒楚、蒼涼而悲壯的聲音啊
噴着火淌着血流着愚頑和野蠻

無數次山洪無數次地震無數次裂變
無數次掙扎無數次拚搏無數次鏖戰
歌聲被埋葬又長出新的歌聲
只因歷史的煙塵太濃太厚
歌聲撞不出森林飛不上藍天

若干世紀了，若干年代
那不滅的聲音啊
匯成江河湧成浪濤聚成浩蕩春風
綠了田園紅了花果喚醒了沉睡的大山
催開山民的笑臉把希望的太陽點燃
那是怎樣豪邁、歡快而甜美的聲音啊
閃着光溢着蜜瀉着文明燦爛

山 花
是簇簇火，是片片霞
盛開在巴山的裸巖上，峭壁間
傾吐着不離不棄的情話

擦亮了石頭的目光
燦爛了原始的山寨
繁華了古老的荒涼
不是讓人觀賞的圖畫
不是被人供養的菩薩
是太陽的女兒
是大山的精靈
青春在綠海中閃爍
生命在燃燒中昇華

啊，披紅掛綠的山花

山 峰
是綠海升起的片片雲帆
是直插雲端的把把利劍
是吹紅朝霞的支支號角
迎擊狂風、暴雨、霹靂、閃電
劃破濃霧、烏雲和黑暗的夜晚

是一代又一代山民的雕像
是一個又一個悲壯的傳說
你何曾凝固
你何曾沉默
你率領萬千兒孫

進行着一次又一次血與火的拚搏

山峰喲
山民的骨骼山民的意志山民不屈的靈魂

山 情
你用長滿老繭的雙手
蘸着朝霞也蘸着夜色
蘸着汗水也蘸着心血
在這古老的荒巒上
抒寫着雄壯粗獷不朽的詩句
抒寫着愛之深沉愛之執着愛之不屈

雖然無情的地震曾把這綠色的家園摧毀
雖然殘暴的洪水曾把這綠色的詩句淹沒
但燃燒的心撲不滅綠色的希冀撲不滅
春風為你撫去呻吟撫去悲傷撫去嘆息
春雨為你鋪開紙箋鋪開激情鋪開思緒
你重新構思重新組詞重新抒寫
天人合一就是你的靈感你的主題
青山不老就是你的心願你的目的

哦，你用青春也用生命抒寫綠洲這本詩集
用鐵臂也用智慧將中國夢托起

詩 意 偶 拾

山之歌山之歌（（組詩組詩））
■趙 龍

■雨中行人。 網上圖片


